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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”（10&ZD090）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“中华文明探源

工程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”课题“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”（2010BAK67B14）的阶段性成果。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

的入藏和整理得到冯燊均国学基金会的资助。

2010 年初，北京大学得到香港冯燊均国学

基金会捐赠，入藏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秦

简牍。 本所随即成立课题小组，对这批简牍进

行清理保护和整理研究。 目前，全部简牍已经

作了饱水状态下的加固保护，并拍摄了彩色照

片， 部分字迹模糊的简牍还摄取了红外影像。
简牍缀连与文字释读已初步完成，深入的整理

和研究工作尚待进行。 为了尽快让学界了解这

批宝贵资料的内容和价值，现仅就目前所掌握

的情况，简要介绍如下。
这批简牍初入藏时被淤泥包 裹， 黏 为 一

束，外覆黑色塑料膜。 另有 15 枚竹简和 2 枚

木 牍 散 落 在 外，置于另一容器中。 经揭剥、清

理，共取得竹简 762 枚（其中约 300 枚 为 双 面

书写）、木简 21 枚、木牍 6 枚、竹牍 4 枚、木觚

1 枚。 同时清理出的还有骰子 1 枚、算筹 61 根

以及竹简残片若干。 在 简 牍 和 其 他 遗 物 堆 积

的 上、下 及 外 侧，发 现 有 大 小 不 一 的 竹 篾 编

织 物 残 片 。推 测 这 批 简 牍 和 算 筹 等 物 ，原 先

可 能 合 置 于 一 个 竹 笥 内 。 简 牍 残 存 的 编 绳

中 ，还 发 现 了 人 体 寄 生 虫 卵 ，表 明 它 应 是 出

自 墓葬[1]。

这批简牍的字体都是秦隶，只有很小的一

部分近于篆书。 竹简中有两组表格形式的日

历，即秦汉简牍中常见 的“质 日”，经 考 证 应 分

别属于秦始皇三十一年（前 216 年）和三十三

年（前 214 年）[2]。 此外，一枚竹简的背面发现

了“卅 一 年 十 月 乙 卯 朔 庚 寅”的 纪 年，虽 然 其

中干支抄写有误， 但这一年仍可判定为秦始

皇三十一年 [3]。 根据以上情况，并参考简牍内

容， 可初步判断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

秦始皇时期。从竹简中《从政之经》及《道里书》
之类的文献看来，这批简牍的主人应是秦的地

方官吏。
此批简牍的出土地点不详。 竹简卷四中的

《道里书》 主要记述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

和里程，其中所记水名，都是今湖北境内的河

流；所见地名则大多在秦南郡范围内，尤以安

陆、江陵出现最多。 考虑到以往出土秦简的墓

葬主要集中在湖北云梦、荆州两地（即秦代的

安陆和江陵）， 我们推测这批简牍也很可能出

自今湖北省中部的江汉平原地区。
北大藏秦简在进行室内揭剥清 理 时 还 保

存着成卷的简册状态，共有 10 卷竹简。 清理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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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作为“卷”来记录的少数零散竹木简牍，现在

也能根据其内容、形制，结合清理记录，推定它

们原本所属的卷[4]。 现按照调整后的结果，将北

大秦简牍的概况登录于表一。
表一所列竹简卷三、卷六、卷八和卷九，均

在简背发现了斜度不一的刻划痕迹，木简卷甲

则有数道交叉墨线，可作为编连时复原简序的

重要参考[6]。 现已对这些划线进行了测量，有关

数据及具体连接方式将来会在简牍的资料报

告集中一并公布。
此外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竹简卷四。 它包

含竹简 318 枚， 构成了北大秦简中篇幅最长的

一册。 绝大多数竹简的正、背两面都写有文字，
共抄有 9 段不同的文献。 正面依次抄写《算书》
甲篇、日书甲组、《制衣》和《算书》乙篇的开头，
背面接抄《算书》乙篇，然后是医方、《道里书》、
《禹九策》、《祓除》、日书乙组。 这些文献的书体

不尽一致（就目前观察，至少有三种不同书体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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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一次抄成。 但同一面抄写的不同文献在衔接

处有前后交错的现象，正、背两面篇章的对应

也很不整齐， 说明本卷不太可能是由几篇 分

别抄写的简文拼接而成。 至于它是在同一简

册中由不同抄手陆续抄写成的， 还是经过多

次增写重编，尚有待研究。 无论如何，在 同 一

简 册 的 正 、背 两 面 ，由 不 同 书 手 先 后 抄 写 内

容差 异极大的多种文献， 这种现象在战国秦

汉出土简册中实为罕见。它为了解古代简册制

度，研究简牍书籍的制作、流传和使用，提供了

新的资料。
这批秦简牍的内涵十分丰富，下面根据初

步释读后所了解到的情况，按照篇章的内容分

类顺序，逐一作扼要的介绍。
《从政之经》
属卷九，共 46 枚简，有 2 枚残半，三 道 编

绳。 其内容与体 例均近似于云梦睡虎地秦简

《为吏之道》， 但未发现篇题， 故根据简文内

容，暂以《从政之经》为这部分简的题目。简文

大 致 可 分 为 六 节 ，其 中 四 节 分 别 讲 为 官 吏 者

之 自 律、修 身、宜 忌 及 治 民 之 术，一 节 类 似 于

字书的体例， 汇集了与官吏职责范围有关的

字词。 以上五节均分四栏书写，末一节以《贤

者》为题，则是通栏书写，阐述了从政尚贤的道

理（图一）。
《善女子之方》
也在卷九，共 15 枚简，编连在《从政之经》

后。 由简背划痕可知，其首简与《从政之经》末

简相连。 少部分简下残，缺失 1～2 字，全篇现存

约 850 字。首简上端标有“ ”号[7]，但未见篇题。
因文首言“凡善女子之方”如何如何，而全篇内

容也是在论述如何做“善女子”，故暂以“善女

子之方”为标题。 文中言“善女子，固自正”，则

“善女子”是称呼，即美好、善良的女子。 “方”有

方法、规则、道理之意。 “善女子之方”应是讲如

何做一个善女子的规则。 但文中又有“若子不

善 女 子 之 方”，则 此 处 的“善”又 含 有“好 好 地

做”的意思，“不善女子之方”即不好好地遵守

做善女子之规则。 全篇文句多押韵，以相连的

若干句押某一韵，多两句一韵，亦有一句一韵

者。 文章论述夫妻之道，曰“夫与妻，如表與裏，
如陰與陽”，但强调为妻者要“善衣（依）夫家，以

自爲光”，要尊重其夫，“雖與夫治，勿敢疾當”，
要“屈身受令”。 文章先从正面讲为人婦者如何

在 夫 家“絜 身 正 行”，以 使“居 處 安 樂，臣 妾 莫

亡”。 又从反面讲， 如果不遵守善女子之规则，
有种种不端之行为，则会为夫家所嫌弃，所不

容，“有妻如此，孰能與居”。 从文中所描述的情

况，不仅可借以了解秦官吏与士人家庭中妇女

的地位， 亦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伦理关

系、道德观念以及基层社会生活的景象。 此篇

文章成文不晚于秦始皇时期，比东汉时期班昭

之《女 诫》一 文 至 少 要 早 近 三 百 年，而 班 昭 在

《女诫》中所引《女宪》，今已不得见，所以这篇简

文应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专论女教

的文章。
数学文献

简牍中与数学相关的文献占有很大比重，
共有竹简 4 卷和“九九术”木牍 1 方。 竹简卷七

的内容是田亩面积的计算，卷八的形式与卷七

相似，除田亩面积外还增加了田租的计算。 卷

八有篇题“田书”，应是这类书的专名。 竹简卷

三以及卷四的一部分，主要内容是各种数学计

算方法和例题的汇编，与岳麓秦简《数》、张家

山汉简《算数书》以及传世《九章算术》有很多

相似之处。 由于未发现篇题，我们根据内容将

其定名为《算书》。在卷四《算书》甲篇的开头还

有一段长达 800 余字的文章，暂名为《鲁久次

问数于陈起》，内容是讨论数学的起源、作用与

价值。 这在已发现的古代数学文献中极为罕

见， 对中 国古代数学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意

义。 根据上文对北大秦简抄写年代的推测，这

批数学简牍与岳麓秦简《数》时代相近，是目前

所见出土秦汉数学简牍中数量最大的一批；其

内容有不少为前所未见，不仅对于数学史研究

有重大价值， 而且是重要的社会经济史资料

（图二）。
《道里书》
抄写于竹简卷四背面中部，共 66 枚简。 原

无篇题，据其内容定名为《道里书》。 此书主要

■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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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了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。 每简

分上下两栏书写，分别自右向左横读，其形式

一般为“某地至某地××里”，对里程的记载甚至

详尽到“步”。 一栏之内的地名往往前后相连，
如“甲至乙”、“乙至丙”、“丙至丁”，形成链条状

的交通线。 所记地名大多位于秦南郡范围内，
其中县一级的有江陵、安陆、销、鄢、競陵、孱陵

等，以安陆、江陵两地出现最多；还有大量不见

于传世文献的乡、亭等小地名。 另有很多称为

“津”、“内（汭）”或“口”（指 两 水 交 汇 处 ）的 地

名，一 望 可 知 是 古 代 的 交 通 要 冲 。 篇 首 的 几

枚 竹 简 还 记 录 了 江 汉 流 域 水 路 交 通 的 航 道

里 程， 以 及 不 同 季节 “重船”（即装载货物的

船）、“空船” 分别逆水上行和顺水下行的日行

里数。 《道里书》是目前关于战国末期至秦代江

汉地区行政区划和交通状况最为详尽的记录，
对于长江中游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 极 高 的 史

料价值。
《制衣》
共 27 枚简，抄于卷四正面接近卷尾处。 其

第一、二枚简的头端分别写有“折”、“衣”2 字。
“折”通“制”，“折衣”即“制衣”，是本篇篇题。 本

篇详细记录了各种服装的形制、 尺寸和剪裁、
制作方法，种类包括大襦、小襦、大衣、中衣、小

衣、裙、袭、袴等。篇末有“此黄寄裚（製）述（術）
也”一句。 “裚”同“製”，即裁衣；“黄寄”应是制

衣工匠名。 据此可知，本篇应是黄寄所传授的

制衣之术。记载汉以前工艺、技术的书，无论在

传世文献还是出土简帛中都极为罕见。《制衣》
一书的发现，不仅对上古服饰研究有重要的参

考价值，而且也是秦代工艺技术书的一个珍贵

样本。
《公子从军》
共 22 枚简，属卷一，其中完整简 9 枚，余

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。 两道编绳，长约 23 厘

米，即当时的一尺。完整的简每枚有 27～30 字

不等，经红外摄影可知全篇现存约 410 字。 篇

名未见。从初步识读的简文内容看，是以一名

“牽 ”的 女 子 向 “公 子 ”陈 述 之 口 吻 ，讲 她 与

“公 子”之 间 的 情 感 纠 葛。 文 中 记 其 送“公 子

從軍”，故暂以此为篇名。在文中，牵表达了对

从军之公子深切的思念之情，同时又指责“公

子” 对她挚爱情感之淡漠，“牽非敢必朢公子

之愛，牽直爲公子不仁也”。 文章颇富文学意

味，多次引用诗句以述其情，如“南山有鳥，北

山 直 羅 ”（唐 陆 广 微 《吴 地 记 》引 《越 绝 书 》文

有 诗 句 曰：“南 山 有 鸟，北 山 张 罗。 ”今 本《越

绝 书》无）以 及“有 蟲 其 蜚，翹 其 羽”，“朝 樹

梌樟，夕楬其英”等已佚的诗句。 所以此篇文

章 应 是 一 篇 失 传 的 战 国 晚 期 的 文 学 作 品 ，这

在传世的与近年来出土的 秦人文献中是极为

罕见的，殊为可贵。
《隐书》
木简 卷 乙 为 《隐 书 》，共 9 枚 ，其 中 一 枚

背 面 题 “此 隱 書 也 ”4 字 。 结 合 内 容 来 看 ，该

书 应 即 《汉 书·艺 文 志 》“诗 赋 略 ”著 录 的 《隐

书》一 类。
饮酒歌诗

简中还有一组民间的歌谣，从内容看应是

饮酒时所唱的，按照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分类法

当属“歌诗”。木牍 W-013 和竹牍 Z-002 各有一

首，木牍 M-026 写有两首，其一作：
不醉，非江漢殹。

醉不歸，夜未半殹。
趣趣駕，雞未鳴殹天未旦。

歌中劝人畅饮，语言生动，充满情趣。 与此相

关，这批秦简中还混有一枚行酒用的骰子。 共

有 6 个三角面，分別写有“不 ”、“自 ”、“
左”、“ 右”、“千秋”、“百嘗”， 为后世酒令之

滥觞。 这些文物，当为简的主人生前饮酒作乐

所用，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自在欢快

的一面。
《泰原有死者》
为 1 枚木牍， 拈篇首语命名为 《泰原有死

者》，其文是讲死者复生后，从死者喜恶的角度

论述丧祭宜忌。 它的内容可与天水放马滩秦简

《志怪故事》相联系，反映出当时的生死观念，是

一篇非常难得的文献（图三）。
数术方技类文献

简牍中的数术文献共有 320 余枚竹木简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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牍。 按照内容可以分为质日、日书、数占和祠祝

书四大类。 质日有竹简卷〇和卷五两组，日书

类文献包括竹简卷二的全部和卷四中的一小

部分，数占书有卷四中的《禹九策》一篇，祠祝

类书则见于竹简卷四、卷六和木简卷甲中。 另

外还有一批数量不小的医方，共 80 余枚，按照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分类，可归入“方技”。 其中数

占《禹九策》、祠祝书和医方中的绝大部分内容

为前所未见，极具价值（图四）。
记账文书

此外，还有一批记账文书性质的文献。 《作

钱》木牍 W-014 两面书写，一面书写有“作”应

得工钱的总额及每月得钱统计，一面是逐次领

取的记录。 第一面书有：“以正月辛丑六日初

作，尽四月壬戌十七日。 ”据此推算是年二月丁

未朔，四月丙午朔，与张培瑜编《秦王政元年到

秦亡朔闰表》 中秦始皇三十二年的历朔相合。
另外，木牍 M-016、木觚 M-015 及两枚竹牍 Z-
010、Z-011 的 内 容 也 大 致 是 工 作 和 收 入 的 记

录。 这类秦代的经济文书此前罕有发现，是了

解当时生产关系、物价水平和数学应用情况的

宝贵实物资料，也有助于认识这批竹简原主人的

身份。
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数量可观， 内 容 涉 及

秦 代 政 治 、地 理 、社 会 经 济 、文 学 、数 学 、医

学、历法、方术、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，内涵之

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。其中《善女子之

方》、《制 衣》、《禹 九 策》、 饮 酒 歌 诗 等 大 量 内

容 前 所 未 见 ，另 外 一 些 如 类 似《为 吏 之 道》的

《从 政 之 经》等，则 可 补 充 深 化 对 同 类 题 材 出

土文献的认识。
北大秦简中没有发现成篇的“六艺”、“诸

子”等经典文献，符合秦代社会文化的普遍状

况， 但其内容与以往发现的秦简牍相比则更

为丰富多样，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。尤其是文

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、 民间信仰的文

献，展示出当时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，使

我 们 对 战 国 晚 期 至 秦 代 社 会 文 化 的 认 识 大

为 丰 富 和 扩 展。 相 信 随 着 整 理 、研 究 工 作 的

深 入 ，这 批 珍 贵 的 简 牍 文 献 会 为 我 们 提 供 更

■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

图一

《从政之经》

部分竹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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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 数学文献部分竹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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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三 《泰原有死者》 木牍及红外照片

■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

71



2012 年·第 6 期

图四 数术方技类文献部分竹木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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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

A General Survey of the Bamboo and Wood Slips of the
Qin Dynasty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

Institute for Excavated Text Research of Peking University

In the year 2010，Peking University obtained a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s of the Qing dynasty by do-
nation from abroad. Based on cataloging and examination of the text，10 volumes of bamboo slips，2 vol-
umes of wood slips，along with assorted additional wooden and bamboo tablets and a wooden cup were re-
covered，totalling 794 objects. These slips were likely writte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nshihuang，
unearthed from tombs in the Jianghan Plain. Most of the documents are books，including politics，geogra-
phy，social economy，literature，mathematics，medicine，calendar，magic，and folk beliefs of the Qin dy-
nasty. Such a rich content is very rare in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found before this.

的 历 史 信 息 ， 有 力 地 推 动 中 国 古 代 政 治 制

度、社 会 经 济、思 想 文 化、科 学 技 术 等 领 域 的

研 究。
执 笔：朱凤瀚 韩 巍 陈侃理

[1] 简牍入藏状态及清理、保护和科技检测的具体情

况，详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《北京大学藏秦

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》，《文物》本期。

[2] 陈侃理《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》，《文物》本期。

[3] 乙卯朔之月无庚寅日。查张培瑜编《秦王政元年到

秦亡朔闰表》（《根据新出历日简牍试论秦和汉初

的历法》表九，第 72～73 页，《中原文物》2007 年第 5
期），秦始皇三十一年（前 216 年）十月为乙酉朔。我

们推测， 或许因为次月为乙卯朔， 致使书写者将

“乙酉”误写为“乙卯”。

[4] 这里所说的“卷”是指竹简编连为一册后所形成的

卷，与现在根据内容所分的卷含义有别。

[5] 因根据文字内容作过调整，本表中各卷的简数与《简

报》所载发掘时 的 记 录 已 有 不同，而且随着整 理

过程的进展可能还会有小幅变化，请留意。 另，表

中的 长 、宽 均 指 完 整 简 牍 在 饱 水 状 态 下 的 测 量

长 度。

[6] 北大秦简背面存在划痕的现象，是北京大学考古

文博学院 09 级本科生孙沛阳同学参与清理时发

现的。 他还注意到包山楚简和上博楚简的简背也

存 在 类 似 划 痕 或 墨 线，并 已 撰 文 论 述，见 孙 沛 阳

《简册背划线初探》，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

四辑，第 449～462 页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，2011 年；

我们也曾在介绍北大汉简的背面划痕时，简要讨

论了划痕的规律特征和性质作用，并指出其在简

序复原中的参考价值。 参看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

究所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》，《文物》2011 年

第 6 期。

[7] 此形符号亦见于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简二四背，为

《诘》篇第一简，整理者认为可能是一种表示自此

即向左阅读的标记。 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

编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 第 216 页， 文物出版社，

1990 年。
（责任编辑：李缙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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